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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周青先

因为探亲或到淄博一带采访，近二十
年来，我与这个属于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
的老村擦肩而过至少得有上百回了。它就
静静地卧在济南到淄博的309国道边上，离
济南大约60多公里，向西跨过小河就是章
丘的地界了。

李家疃的外围，大多是近年盖起的新
式房屋。但起源于两百多年前的大街还保
留着当初的格局。游客从309国道弯进来，
沿着南北大街向南走两三百米，就能看见
老房子群落了。老村独具一份城里难得的
宁静，一路所见大多是满脸含笑的老人，年
轻人都进城上班上学去了。

南北大街在一处大宅前向西拐了个
弯，十字路口边竖立着两块石头匾额：分别
是“李家疃明清建筑群”和“武亚元古建筑
群”，这里就是李家疃古建筑的中心地带
了。“武亚元”指的是王家名人之一的王悦
凝，曾被清廷取为武亚元。而能让主干道路
拐个大弯的，就是本村老人口中的“老大
门”建筑群。

能够对李家疃有如此细致的探访，亏
得幸遇本村王荣元老人。老人家已经74岁高
龄，自称“没读过啥书”，但思维敏捷、记忆力
超群，言语也高雅，对全村的几十处老宅和
先人典故如数家珍，堪称活字典。在他的引
领和讲述下，李家疃的历史序幕渐次拉开。

“老大门”是本村王姓的家族文化圣
地。有四大门、五大门、亚元府以及大小形
态各异的大门三十余座。保存完整的四合
院十一处，一个个大院气势宏伟，即使从已

坍塌的院墙和房屋残留地基的奢侈用料，
也能看出昔日的富贵。淑仕府里，房屋大门
两侧墙壁由巨石垒成，每层必为六块，寓意
六六大顺，每一块石头都研磨精细、严丝合
缝，石缝刀插不进，颇似欧洲古城堡的建筑
方式。有专家说中国古代建筑大多土木建
造，不似欧洲的石头建筑能够久存，看来不
尽然。实际上，如今的王家后人依旧住在这
些两百多年高龄的老房子里，只是相对脆
弱的房顶被重新返修过，当年的小黑瓦被
换成了红瓦。

老大门里，荒草和藤蔓之间可见一棵
棵枝桠遒劲的古树，中间散落几块玲珑剔
透的太湖石。这些价值不菲的奇石绝非山
东地产，它们当年来自遥远的江南太湖。想
想看，以当年的运输能力，千里迢迢运来如
此巨石，得耗费主人多少银两？

王荣元老人指指点点：这里曾经是门
房，这里曾经是大影壁墙，那里是储藏钱币
宝贝的地下室，这里是大花园……可惜昔
日豪华的大院落，很多老屋已经坍塌不存，
原来的大影壁墙精美绝伦的石刻底座，已
经被后人移走成了新院的一部分。而花园
则已经彻底败落，空留昔日繁华的影子。而
历经了两百余年风雨的老木门，已经被岁
月磨出道道沟壑，它们见证了王氏家族从
叱咤风云到衰败的岁月。

其实王氏家族刚来此地时并非望族。
据史载，明洪武年间，由于瘟疫和战乱，一
时间千里荒野，十室九空。淄川和章丘交界
处、青龙山和豹山之间的这个小村里，仅有
一家李姓人家幸存。洪武大移民填山东，一
户王姓人家从直隶正定府枣强县迁徙到山

东淄博一带。再后来，这户人家的三个兄弟
进一步迁徙分离，老三幼年即落脚到这个
小村子，以河边山洞栖身。

王荣元老人说，由于历史太久，这位李
家疃的王姓始祖居然没有留下大名，他们
家谱上尊之为“王三老”。该村因为是李氏
人家先住，加上地处荒僻、野兽出没之地，
得名李家疃。

几百年下来，当初的李氏家族早已消
匿无踪。王氏家族逐渐繁衍，后人越来越

多，逐渐占据村民多数。到十九世纪初，王
夙纶、王夙绅兄弟二人远离故土，在江南从
事绸缎、布匹买卖，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
将中国的丝绸运往东南亚一带，赚取了不
计其数的白银，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富商。

山东人的乡土观念重。在异乡再发达
总归是漂泊，于是弟兄俩将银两由镖局押
运到故乡，购买土地，大兴土木，经其后代
继续努力，终于建成了王家大庄园。

现在这座庄园保留房屋约200余间，占
地60余亩。这组古建筑群以东西、南北两条
大街为轴线，构成品字形住宅区，统称“九
门一庄”。“九门”含王夙绅五子，悦德、悦
循、悦徯、悦行、悦衡各为一门，合称为“五
大门”。王夙纶之孙淑仁、淑佺、淑信、淑仕
各为一门，合称为“四大门”。“一庄”即介祊
府的大花园“文石山庄”。

村里还曾建有两座节孝牌坊，一南一
北，挺拔高大。据记载，南节孝坊高约7—8

米，是嘉庆二十三年王家后人奉旨为王夙
纶之妻于氏所建，檐下正中有“圣旨”二字，
主匾额“节孝维风”，当年也有“文官下轿、
武官下马”的威风。这大概是王氏家族最兴
盛的时候吧。

十九世纪中叶，南方“捻匪”北犯，一路
烧掠，济南周边大村大户纷纷筑起圩子墙。
为了防范“南胡子”骚扰，该村大户也动员
村民筹资建护村圩子墙。经过全村人协力
拼搏，于1859年筑起高八米，底宽六米，顶宽
四米，全长2452 . 7米的圩子墙，犹如小型城
墙一般高大坚固，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炮
台。如今圩子墙基本无存，只在西北角尚存
一小段残垣。

说到豪华门楼，王荣元老人不无感叹
地说，老祖们有点太爱面子了。一个家族的
荣耀似乎集中体现在豪华的大门楼上，一
个大门的造价几乎顶得上三间房。其实王
氏家族到了后期已经开始衰败，但有的家
庭宁可在大门楼上费尽银两也不肯偷工减
料，要的就是个面子。而家人居住的内部房
屋只能用土墙顶替石料砖料，用石灰覆盖
土墙遮丑。

实际上，到了清末，王家后人中确实出
了些败家子，他们抽起了大烟，传说共有37

杆烟枪，硬生生把祖先的基业抽光。也有些
娇生惯养的孙辈们没学会祖先的经商之道
和勤俭持家，只会坐吃山空。李家疃王家的
兴衰紧合历史长河的变迁。从清末光绪到
民国再到“文革”，王氏家族遭受一次次重
创，迅速败落，圩子墙也坍塌了。“文革”时
大庄园遭到了最惨重破坏，造反派大破四
旧——— 大牌坊被拆，石碑被砸，御匾被烧，
殿庙被毁，古树被伐，甚至房脊飞檐上的瑞
兽也被拆掉砸烂。王荣元老人指着一座楼
顶屋脊说，如今只有这一只真正原装的房
脊神兽(当地人称哈巴狗)还在屋脊上蹲坐
着，这是因为当年楼房内有一个妇女坐月
子，挡住了造反派的脚步，才幸存下来。

一年又一年，伴随着失修甚至坍塌的
豪宅，王氏家族的荣耀渐渐泯入历史的尘
烟中。如今的许多王家年轻一代只知道“祖
上曾经阔过”，却难言具体。

直到近二十年，李家疃被当地政府重
新发掘，逐渐获得市、省以至国家级的重
视。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出台李家疃的文保
方案，划拨巨额专项保护资金。而村里一些
老房子老街道正在逐步修复中。不久的将
来，败落的李家疃古建筑群，也许会焕发出
昔日的光彩。

投稿信箱：www85193207@126 .com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社会上的学习氛围不
像现在这样严谨，而是更注重实用。

社会上各个部门都成立业余学校，有小学
班、中学班、大学班，还有扫盲班，每个人根据自
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学校来学习充电，以提高
自己的工作能力。

那时济南经四路小学这个地方，是第三职
工业余中学，都是些上班的职工在那里学习。

当时教课的老师也很认真，有时候我出差
去了，老师还会找到我所在的店里去。纬三路也
成立了济南职工业余大学，我和那里的老师也
很熟，主要学习的还是跟文物鉴定有关的历史
课程。

因为自己业务的关系，我接触的大部分都
是文化人，有大学老师、政府官员，还有收藏家，
关于书画之类的风雅物品，他们都懂得很多。像
那时济南日报社的石川，他对诗词很有研究，我
和石川住得很近，没事的时候，我就会去找石
川，听他讲诗词。因为书画里经常题有诗词，这
对提高我的业务能力是很有帮助的。

委托店的古玩部设有书法室和绘画室，经
常有人来这里写字画画。

当时济南一些著名的画家如王天池，就经
常来画室作画，还教我怎样去运丹青。之前店里
的师傅吕干臣也是个风雅之人，自己会书法，会
裱画。他也想教我写字，就把我拉到一边，跟我
说：“你应该学写字，别去学画画，像他们绘画的

人，画一笔就吃一笔的，多不好呀……”非常有
趣。这么多优秀的师傅来当我的老师，我也学得
非常认真。

不仅是王天池，我跟济南市的许多著名书
画家都相熟，像魏启后、蒋维崧、张立朝、关友
声、黑伯龙、张登堂、吴泽浩、刘宝纯等，从这些
人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对于书画的鉴定也非常
有帮助。

除了诗词书画，我对篆刻也很感兴趣。在广
泛的学习求教之外，我还在文物店的日常经营
中得到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因为“文革”前中国社会上有很多的文物自
由流通，所以在店内大量古玩的进出中，我看到
了不少好东西，再加上师傅的悉心培养，我的文
物鉴赏能力得以较快提升。

一次，我在仓库里，有个叫蔡放的收藏家来
请我看画。我很认真地看过了，跟他说，这画是

“老仿”的。我说：“这画是在绫子上画的，而只有
明末清初才开始用这种材料画画，其他年代的
很少。这幅画本身，用的是一个很冷僻的人名，
但是在书上也能查到。这是造假惯用的方法，怕
用的人名太常见，别人容易发现。其次，这幅画
的画工很随意，不是出自大家之笔。再者，这幅
画上的收藏章是清代湖南收藏家的，这很明显
就是‘湖南造’。另外，这绫子是清末民初织的仿
古绫，颜色除了泛黄之外，还有些不自然的绿
色。”

这番实在而确凿的话语，让蔡放听了觉得
也是这个道理。

那时候收购文物不光要求是真的就行了，
自己设定的价钱也要合理才能卖出去。

店里的师傅常跟我说，干文物这一行，就是
在“捋刀刃”，做好了是很难的。他说：“你想想，东
西你买进来贵了很难卖出去，东西买的是假的
人家更是不要。而且我们好多都是同行之间的
买卖，别人都在瞪着眼看着这些东西，东西不会
便宜卖给你。所以不能求大利，挣的就是刀刃上
的那点利益，精准的眼力对于自己业务成绩的
好坏非常重要！”

我在委托店当了四五年的学徒之后，辛友
三就开始带着我天南地北地到处采购古玩了，
我也得以结识许多的老人。那时候的人很实在，
国家刚解放不久，又有公私合营企业新的气象
和希望，所以这些老人的心情普遍都很好。只要
年轻人尊重他们，喜欢学习，他们就很乐意去
教。所以一段时间以后，南京、扬州、上海、北京
的文物店的师傅，我也都熟悉了。

南京文物店的陈新民，他写字、绘画、篆刻
样样精通，人也有点傲气。但只要你诚恳地向他
请教，他也愿意教你。有次我上南京，陈新民就
专门带着我去了明孝陵，指着墓前的石兽和石
人跟我说：“你看，明代石刻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你得记住！”

还有故宫的徐邦达和刘九庵，我跟他们的

关系也很好。徐邦达是全国看书画的第一大家，
他两次来济南市博物馆，我都去拜访他。有次我
请教他，说我这里有幅画，是明代文徵明的青绿
山水，很细致的工笔画，请问这是不是真的。

徐邦达回答得很实在，说按他的看法，现在
还拿不准。像文徵明的这种画，你这里有，上海
博物馆有，故宫也有，因为跟文徵明平时的画法
不一样，如果有证据能证明这就是他的画，那么
其他的画才能确定也是他画的。虽然上海博物
馆已经很肯定这就是文徵明的作品，而且还正
式出版了，但徐邦达的看法是，这东西还得好好
研究，不能轻易下定论——— 这就是鉴赏家的严
谨。

这么些年下来，我也和师傅辛友三一样，成
了一个文物鉴赏杂家。

到1962年以后，我基本就可以独立工作了。
我也经常自己一个人下扬州和镇江，一住就是
一两个月去采购。在北京，当听说崔明泉要来，
这些文物店里的人就联合起来给我开个欢迎
会，并且相互约定，要各个门店给我行方便，让
我得以增加更多的实践经验。而且只要我感兴
趣的古玩，那些老人都会爽快地把自己的宝贝
卖给我……以后每当想到这些老朋友，我依然
感怀于心。

（注：崔明泉为原济南市文物店总经理，
现任山东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文物
专家委员会委员）

文物鉴赏杂家养成记
【听崔明泉讲文物故事】

□夏晓然

李家疃：九大门演义兴衰巨变
【齐鲁古村落寻踪】

大门楼里老人还在居住。

王荣元在酒店胡同介绍村子历史。

大门楼特别讲究，一个大门的造价几乎顶
得上三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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